
■特约撰稿人 王春红
不知是哪一只鸟，会在清晨里发出第

一声啁啾；不知哪一道光，会在清晨里拂
出第一缕晓色；不知是哪一个人，会在清
晨时最先离开家门……我在清晨醒来，在
这些混沌零乱的思绪间，思忖着这介于白
昼黑夜之间的时段。既已不能在美梦中沉
睡，那就到清晨里去沉醉吧！

这夏日的清晨清爽怡人。经过了一夜
的沉睡，小草和树木都青葱润泽。我知
道，它们被夜晚的清风拥抱，在那如水的
月光中沐浴，被那清晨的露珠亲吻。早起
的人们都会在清晨里得到大自然特别的恩
赐，阳光未出，清风拂露，呼吸间满是新
鲜的感受。沙河里有人在清凉的河水中游
泳；岸边有人在纵声长啸，似是要呼出身
体里全部的浊气；排着长队互相拍背的老
太太们大声地数着数字；穿着洁白宽松太
极服的几个老大爷沉默运气，如武林高手
在修炼内功；河堤上的人已络绎不绝，有
的闲庭信步，有的疾步快走，也有的光膀
狂奔。运动是一种生命的舞蹈，每个人都
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我见过那些在清晨里
持之以恒的运动达人，河堤步道大屏幕上

的运动排名冠军，是我曾经的同事，我经
常见他在晨光中跑步，四季不辍，他说大
年初一也不例外；我楼上的邻居老大爷，
总是精神十足，七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像六
十来岁，每天都起得很早，手拿播放新闻
的收音机走很远的路。有天早上偶尔在小
区院里遇见他，只见他急匆匆边走边说

“哎呀晚了晚了，新鲜空气都让人家吸跑
了”，让人忍俊不禁。还有一个素不相识的
长发红衣美女，我经常与跑步中的她擦肩
而过，看她那秀颀的身材，就知道她有多
么自律。

不知在哪看过一句话：能够控制早晨
的人，是能够把控自己人生的人。但有很
多的人，是被生活的责任控制。记忆中的
父母总在天亮之前就起床，农村中的很多
活计都需要一个时间充足的清晨。赶上麦
忙时节，为了抢收抢种，父母会在清晨早
早去田地割麦子，等我日上三竿到地时，
他们的镰刀下已躺倒了大半块地金黄小
麦。有一个漫长的冬天，父亲以在乡间叫
卖牛杂碎维持家用，那时他起得更早，大
概每天清晨四点多就要出门。我经常会在
一阵响动声中醒来，屋内亮着昏黄的灯

光，窗外还是一片漆黑。父亲就在屋内拾
掇他那破旧的大自行车，后座两边吊着两
个大大的荆条编成的筐子，经常是母亲把
他送到巷口，而我听着那渐渐走远的自行
车声，听着院子里猪哼鸡叫的声音，听着
厨房里锅碗瓢盆的交响曲，在温暖的被窝
里继续入睡。

年纪稍长，我的清晨就不再高枕无忧
了。上中学那几年，我们家种了许多的冬
瓜、辣椒、茄子，主要的销售方式便是起
大早在乡间赶集，已有点“学问”的我被
委派随父亲去算账。清晨起床真的很困
难，每次父母在床边轻声叫我时，我就纳
闷：他们咋就不瞌睡呢？后来我渐渐明
白：叫醒他们的不是自然醒，而是生活的
责任。父亲在前面拉车，我在后面推车，
乡土小路凸凹不平，我要时刻警惕那些满
车的冬瓜茄子因为过度颠簸而滚下来。到
了集上，天刚刚亮，赶集的人们提着篮子
陆续来了，喧闹的集市开始了，新一天的
生活，也开始了。

小时候的求学之路，也从每天的清晨
开始。那时的早读特别早，尤其是冬天的
清晨，那正是黎明前的黑夜，背着书包去

上学的我们心里都有些害怕，附近的小伙
伴总要相互喊叫后结伴同行。有时候我独
自出门，黑暗里突然的一声狗叫都会让我
胆战心惊，那些无意中听来的鬼故事会瞬
间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就忍不住飞奔起
来，大声喊叫着同去上学的小伙伴的名
字，疯狂锤他家的大门。直到有大人出来
让我先进屋去，我才平静下来。我们几个
背着书包的小孩子，成为村子里的第一批
行路人。

清晨自古忙碌，温庭筠在“鸡声茅店
月，人迹板桥霜”中晨起踏征途；陶渊明

“晨起理荒秽”，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在清
晨“晓驾碳车碾冰辙”。清晨亦有诗意在，
元稹在“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
莺”，常建在清晨入古寺，感受了“曲径通
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静谧，孟浩然在一
夜风雨里“春眠不觉晓”……

世界在每一个清晨中醒来，人们把它
作为每天生活的起点。每一个黑夜都在无
声地消化着悲伤和疲惫，每一个清晨都在
静等着那旭日的东升，等待重新开始。我
愿在每一个清晨里清醒，在心底默默地问
候一声：清晨，你好！

清晨，你好

■特约撰稿人 周桂梅
王老汉在公路南面开了个小菜园，卖

点儿当季蔬菜，手里积攒了几个小钱，闲
暇时喝点小酒、唱个小曲，很是逍遥。

相邻的李老汉看着眼馋，就在公路北
面也开了个小菜园。可这几年，他们的菜
摊都很少有人来光顾了。一些年轻人买菜
只往超市里钻，无论他们的西红柿、茄
子、豆角再新鲜，都卖不出去。

王老汉长叹一声，和李老汉唠叨：你
知道是谁打败了我们？

李老汉不假思索地说：不就是那几个
有学问的毛头小子，在周边弄了几十个蔬
菜大棚，活生生地把我们的小菜园给打败
了？人家说咱们的露天蔬菜是地摊货，他
们的蔬菜是上架子货。

王老汉再也没心思整理菜园了，决定
改行种植葡萄。他把这一亩三分地种上百
十棵葡萄苗。第一年，他在葡萄树的行距
内点了几行小甜瓜，等小甜瓜成熟了，他
就开始在公路边上摆地摊卖小甜瓜。

李老汉也不甘示弱，他把一亩三分地
栽种了几十棵桃树。第一年，他在桃树的

空行内栽种几垄草莓，农历三月底，草莓
开始成熟。他搬来一把椅子、一张小方
桌，桌子上一小筐红艳艳的草莓特别显
眼，那些来来往往进城的上班族都要停下
来挑选几斤带回家去。

王老汉看着自己心爱的小甜瓜无人过
问，心里有些纳闷，难道这些年轻人都喜
欢吃草莓？

王老汉的葡萄大熟后，他把成串的葡
萄剪下来放在一个破三轮车内，车上铺垫
着一个化肥袋子。他熟练地用那杆老钩秤
给顾客称葡萄，一天内只卖了几十斤，王
老汉望着又大又甜的葡萄自言自语地说：
这些人怎么不识货呢？

李老汉的桃子也成熟了，他把桃子放
在一个新买来的胶框内，桌子上放着刚买
来的电子秤，每天摘的两筐鲜艳桃子，不
到半天就售完了。

王老汉正在上高中的孙子放暑假了，
他就让孙子替他卖葡萄，并交代说：一斤
最低两元钱，可别贱卖了。孙子望着老杆
秤发了一会儿呆，又抬眼望了望李老汉的
摊位，似乎明白了什么，把老杆秤一丢，

骑上电动车进县城了。
第二天一大早，孙子搬来一把折叠

凳、一张折叠桌，桌子上放着一个电子
秤，电子秤前边摆了一个小盒子，盒子上
贴了一个微信二维码。一切准备就绪，开
始挑选他爷爷刚剪下来的鲜葡萄，并打电
话给爷爷，让他今天要么在家帮助奶奶忙
家务，要么只管剪葡萄，卖葡萄的事情，
全包在他身上。

不大一会儿，就有人来挑选葡萄，孙
子把最好的标价为十元三斤，其余的标价
为十元五斤，到了中午时分，两筐葡萄卖
得干干净净。他赶紧给爷爷打电话，让他
赶紧去葡萄园里再剪两筐葡萄。

王老汉一听，猛的打了一个寒战，心
想：我一天只卖半框葡萄，这小子不到半
天就卖出去两筐，莫非他把这两筐葡萄都
给贱卖了不成？当他从家里赶到时，只见
孙子正在卖桃子，他气不打一处来，心
想：难道这小子把两筐葡萄和李老汉兑换
着卖掉了？

对面的李老汉忙说：这小子太机灵
了，两筐葡萄卖掉后，他闲着没事，就过

来问我桃子能不能批发，我今天正好多摘
了一筐，以1.5元每斤的价格批发给他，他
转手就卖五元钱二斤、十元钱五斤，不到
一个小时，就剩一筐底了。

王老汉站在摊前，挠挠头皮，看看孙
子，又看看李老汉，百思不得其解。

到了晚上，王老汉让孙子把卖葡萄的
钱交给他。孙子不紧不慢地掏出八十多块
钱递给他，王老汉看了看说：太少了，应
该全部交给我。

孙子说，就这么多了，其他的全部在
我的微信里。

你小小年纪讲什么威信？你果真是把
那些葡萄给贱卖了，要是老子也讲威信，
你和你父亲早就去喝西北风了。

孙子伸手拿起那张印有二维码的纸，
理直气壮地说：今天卖的钱全在这里，等
葡萄卖完后，我把它变成现金全部交还给
你。

王老汉越听越生气，夺过那个二维码
踩在脚下，气呼呼地说：原来你用一张黑
乎乎的纸片来忽悠我，明天就不让你去卖
弄你的威信来当好人了……

较量

■赵泮杰
1993年入警，至今已26个年头，26年

的从警生涯，给我烙下太多印记，但遇冷
空气后脑勺就会疼痛的毛病，时时在提醒
我，那天晚上没有拍到精彩镜头的遗憾。

那是冬天的一天，刑侦大队通知晚上
“有行动”，问我跟不跟录像？能够拍摄现
场抓捕的镜头，是我做新闻以来经常在刑
侦民警面前提到的要求。现场抓捕，自然
现场感越强，新闻效果越好。

晚上11时许，我扛着沉重的摄像机与
刑侦民警出发了。

坐到车上，我才知道是去一个偏僻
的小村。小村在县城最北面，与叶县、
襄城县搭界，属边缘结合部，曾是盗窃
案件的多发地带。路上，我们并没有聊
案情，不知是否能抓捕成功，如果犯罪
嫌疑人不能归案，提前泄露案情不符合
办案规定。

三十多公里的路并不好走，柏油路不
能直通目标地。同时，民警也知道，不能

去太早，犯罪嫌疑人狡猾着呢，他们不会
睡很早，也不会睡太死。特别是一些惯
犯，睡觉都警觉着，稍有动静，就会迅速
逃窜。民警在办案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为
了逃避抓捕，常在床头附近的墙上掏一个
洞，外面用秸秆类东西掩着，睡觉不脱衣
服，稍有动静，就钻洞逃了。所以，在刑
侦大队有这样的谑语：“嫌犯是一蹦大高，
一窜大远，墙窟窿儿磨的红明……”犯罪
嫌疑人难抓，他们很多时候都不着家，回
到村上不是在叔伯家住，就是躲在亲戚朋
友家或是废弃的老屋、地里的机井房、临
时搭建的草棚甚至麦秸窝里对付一晚上。
因此，抓获他们极为不易。

离村子还有五六公里，车就停下来
了，民警决定徒步入村。一是下过雨雪土
路被小拖碾轧成了泥潭，车不好走，如果
陷进去，回去就麻烦了；二是车辆进村很
容易惊动嫌犯。那时还不像现在车辆多，
公安局也就不到十辆车，私家车更是少
有。半夜三更车辆进村，很多时候就被人

家怀疑为公安抓人。因此，大家都下了
车，徒步向村里走。

路不好走，我扛着摄像机时不时地跳
过泥水坑，紧跟着刑侦民警，心里充满希
望。同时，心里也憋着一股劲儿，不能让
刑警说咱“坐办公室的体力就是不行”。虽
然多背了重十多斤的相机，但绝不掉队。

月亮明晃晃的，田地里融化的雪又结
成了冰，到处亮堂堂的。相互之间虽然看
不清脸，但看走姿、看动作也能分出谁是
谁。晚上沉浸在寒冬的村庄，十分静谧，
偶尔，会看到一个透着微弱亮光的窗户，
很快又灭了。

民警决定先到村南面的菜地里看看，
菜地里有间机井房，会不会藏在那儿？民
警小心地围上去，尽量不走在明晃晃的冰
上，否则踩上去会咔嚓咔嚓响。

我已经打开了录像功能，紧随民警身
后，只等民警冲进房，我便会迅速打开录
像机上方的灯光。遗憾的是，机井房内没
有人，但显然有人在此停留过，地上铺着

鱼皮袋和破纸箱，还扔有方便面袋、饮料
瓶、烟头等。民警们决定快速进村，他们
早就摸排过，距机井处不远的三处宅院，
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的藏身之处。民
警分头行动，先全部围起来，然后一个一
个搜捕。

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早有警觉，这三个
地方民警都扑空了。但在其中一处院子
里，民警还是发现了很多电缆、机器零
件和车辆配件等，明显是犯罪分子藏匿的
赃物。民警们决定第二天来起获赃物，今
晚的行动结束。

此时，寒风吹来，额头上还有汗珠的
我，突然感觉后脑勺有点凉。第二天，
坐在暖和的办公室里，我感觉后脑勺有
点麻麻的，当时并没有在意。后来，每
到天冷后脑勺就痛的毛病就落下了，近
几年越发明显。我知道，那是在提醒我
当年没有拍到精彩抓捕镜头的遗憾。而
这遗憾，在岁月悠长里发酵得久了，也
越发让人难忘。

那留在心头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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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人间世相人间世相

■■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青铜葵花》 这本书的作
者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就是
曾多次获得国际大奖的著名作
家曹文轩先生。

《青铜葵花》 这本书讲的
青铜一家，是大麦地最清贫的
一家，却在一年秋天又收养
了一位小女孩——葵花。青
铜 一 家 收 养 葵 花 时 就 说 过 ，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个可怜
的女孩吃一点苦。于是这一
家人，特别是葵花的哥哥青
铜，做出了极大牺牲，付出
了更多的努力。家里穷，只
能一人上学，青铜“使计”让
葵花去上学；葵花要表演，没
有银项链，青铜就在大冬天做
了冰项链；家里穷，没灯，青
铜捉了萤火虫做南瓜花灯让葵
花学读书。虽然苦，但总能听
到一家人快乐的笑声。

青铜一家积极乐观的心态
深深打动了我，他们让我明
白：乐观是一种力量，能够战
胜一切困难。

在生活中，也有像青铜一
家一样的人，比如科学家霍金
先生，他 21 岁患上了不治之

症，可他没有放弃生活、放弃
理想，又乐观地“站了起来”。
在一次演讲后，一位记者问
道：“病魔已将您永远固定在轮
椅上，您不认为命运让您失去
太多了吗？”霍金用他还能活动
的三根手指艰难地叩击键盘
后，屏幕上出现了四段文字：

“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
还能思维，我有终生追求的理
想，我有爱我和我爱的朋友和
亲人。”正是这种乐观积极向上
的力量，使他成了举世闻名的
伟大科学家。

青铜一家不也是这样吗？
房子被洪水冲走了，一家人却
下定决心盖更好更大的房子，
他们还说，一家人只要平平安
安地在一起就很幸福。再想想
生活中我，忽然很惭愧，一次
不小心手指被划伤了，我就不
想练琴了。仔细想一想，我缺
乏的，是青铜一家和霍金先生
的那种坚持、乐观、积极向上
的心态呀！

合上 《青铜葵花》 这本
书，我感觉自己变了一个人，
内心充满了积极乐观。

乐观是一种力量
——读《青铜葵花》

■魏老师作文培训中心五年级 张涵越

■特约撰稿人 王 剑
最近受邀参加市里的一个重要会议，

要求我们都要穿白衬衣、打领带。我打开
衣柜，发现里边悬挂着的衬衣各式各样，
单的棉的、净面的带花纹的、长袖的短袖
的、流行的过时的，可谓琳琅满目，应有
尽有。看着这些衬衣，我不由得一阵发
呆，忽然想起了一些童年旧事。

记得小时候，我一年四季穿的衣服就
两件：棉袄一件，衬衫一件，深秋天气变
冷了，就穿上棉衣，暮春天气转暖了，就
穿上衬衫。穿棉袄，也就是一件撅肚儿棉
袄，里面不穿秋衣之类的贴身衣服。走在
路上，又硬又冷的西北风总是往棉袄里面
钻，冻得人瑟瑟发抖。村里一些上了岁数
的人，棉衣上总是裸露着棉絮，腰里扎一
根脏兮兮的布腰带，颤颤巍巍的，让人印
象深刻。

不管是棉袄，还是衬衫，都是自家缝
制的粗布衣服。这种粗布衣服，制作的过
程非常复杂，一般要经历种棉、采摘、晾
晒、轧弹、纺线、浆洗、经纬、织布、染
色、裁剪、缝制等环节。因为深知做一件
衣服不容易，我们穿起来都很爱惜。暑假
的时候，我们多半是光着脊背在太阳底下
行走。爬树的时候，我们会把衬衫脱下来
再爬，宁愿肚皮受点儿苦。下雨的时候，
我们要把衬衫叠起来，到了教室再穿上。

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都顾不得疼，爬起
来首先要看看衬衫磕破没有。如果衬衫磕
破了，就会特别伤心，回家后也不敢告诉
家长。

那一年，我到乡里上初中。当时，我
们的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一件珍贵的
衬衫》，说的是一位青年女工在下班回家的
途中被车剐了一下，周总理赔给她一件崭
新的“的确良”衬衫。学了这一课之后，
我们都很羡慕她，嫉妒她竟然有这么好的
机会，白白得了一件衬衫。同时，我们也
记住了一个名词：的确良。

学期开始没多久，班里有一个姓周的
同学，他爸爸从外地给他买了一件的确良
衬衫。周同学的爸爸在陕西铜川煤矿当工
人，家里很有钱。他穿上白衬衫后，目视
前方，下巴微微上扬，在教室里足足转了
三圈，加上他那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可洋
气了！

我曾经近距离观察过这件衬衫，发现
它有两大“神奇”之处：领子板正挺括，
不像我们布衫的领子，软沓沓的；扣子圆
润透亮，不像我们布衫的纽扣，都是用老
粗布拧制而成的。

我那时已经十三岁了，正是爱慕虚
荣的年龄，常常幻想：要是自己也有一
件白衬衫，该多好啊！不过，我没好意
思向家里人开口，因为我需要一个让父

母无法拒绝的理由。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学习更加努力。期中考试时，我的每
门功课都很优秀，不仅总成绩在全班第
一，而且整整比那位穿的确良衬衫的同
学高出五十分。

当我嗫嚅着向父母说出我的心愿时，
没想到一向抠唆的父亲竟然爽快地答应
了。他把这个光荣的任务布置给了母亲，
而母亲又把这个任务给了正在学裁剪的姐
姐。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吧，我日思夜想的
白衬衫终于做好了。但是，穿上之后，我
很快发现了问题：与周同学那件洁白的的
确良相比，我的衬衫泛着烟熏黄，而且不
透亮，容易起皱、招灰。直到后来我才约
略知道，因为家里穷，我的衬衫面料用的
不是的确良，而是白洋布。即便如此，我
也非常知足。这件白洋布衬衫，我穿得很
珍惜，它陪伴我走过了初中三年，成为我
时光深处最温暖的记忆。

我大学毕业时，国家已经实行市场经
济了，家家户户的经济条件都有了大的改
观。因为对衬衫葆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
每年都会添置一两件。刚开始，还时兴买
中意的布料到门店里加工。没过几年，就
又流行到专卖店买做工精良的成衣。而现
在，就更方便了，没有时间逛街，不要
紧，可以网购，到网店里挑选一件，然后
移动支付，几分钟就搞定了。

再看看我们的衣橱吧，衬衫多得都穿
不过来。不夸张地说，一天换一件，一个
星期都不带重样的。常常是才买回来一
件，洗不了几水，就觉得过时了，不要
了。这些衬衫，就静静地躺在我的衣柜
里，成了一种历史，成了一种时代变迁的
见证。

想想，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的生
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追忆当初的窘迫，
看看今天的富足，怎不令人唏嘘感叹呢！

一件白衬衫

■翟宗奎
六岁那年，邻居家待产的驴
在铁道口被撞死
那位不惑之年的母亲
趴在驴的身边哀号
八岁那年，我的小伙伴
在放学途经铁道口时
不小心被火车撞飞后
躺在乱石与草丛中
十岁那年
我邀请村里的三个小伙伴
在一个初夏的早晨
沿着铁路自西向东而去
信心满满
怀着对未知的无知
我们想知道
铁路的尽头是什么样子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
老屋后的那条铁路叫孟平铁路
绿皮火车偶尔也会在屋后驻足

小伙伴们趋之若鹜的
是残缺的扑克牌铁盒罐头
和空啤酒瓶
而整个少年时代，无数个夜里
我枕着火车的轰鸣声安然入睡
我能从途径的
每一列火车的轰鸣声中
精确分辨出
这是一列货车还是绿皮火车
是蒸汽机还是内燃机
以及经过的具体时间
它是我年少时
去学校读早自习的时钟
我已很少回去
我也曾跋山涉水
追寻过诗和远方
而不论走向何处
每一次踏上火车的时候
我都在想这长长的铁轨
能不能通往我故乡的孟平铁路

孟平铁路

■余红丽
立秋，只是秋的开始，还

不能算真正的秋天，就像是秋
的引子，引着我们向秋的深处
走去。

夏季仍赖着不肯走。白
天，依旧是夏的模样，蝉叫得
越发欢实。抓住夏的尾巴，拉
开大嗓门纵情高歌，来一场集
体大合唱。仔细听，还是能听
出不一样的音调。秋蝉悄然加
入了合唱队，它们从 《诗经》
里飞出来，学名叫“螗”。外形
和蝉一样，个头比蝉小，头上
有花冠，鸣声清亮，率先唱响
秋歌的前奏。

秋天的白天和黑夜都不会
寂寞。蝉在白天放歌，蛐蛐、
蝈蝈在夜晚弹琴。晚饭后，我
已经领教过蝈蝈的鸣叫，丝瓜
架上、南瓜叶下，大肚子的蝈
蝈震动钢翅“嘟嘟嘟”欢叫。
蛐蛐循着灯光而来，为我唱一
支小夜曲。帘外、屋角、床
下，都有它们无所顾忌的歌
声。唱走夏的炎热，唱来秋的
凉爽；唱得星星眨着眼，唱得
月儿弯弯。“七月蟋蟀野地鸣，
八月屋檐底下唱，九月跳进房
门槛，十月蟋蟀床下藏。”这些
可爱的小精灵，跳出 《诗经》
就不老实，不到十月已经跑到
屋里来了。是着急告诉我秋天
已经来了吗？

夏慢慢走，秋一点点来。

风也知道立秋了，开始变得凉
爽。银河，被初秋洗成一缕轻
纱，把夜色轻轻缠绕；似一条
缓缓流淌的河，从古流到今，
穿越唐诗宋词，留下来无数美
丽的传说。初秋的夜晚，银河
两岸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格外明
亮。七夕的夜里，有一个古老
的故事再次被人们传说。那浅
浅的天河，定然不甚宽广。牛
郎和织女，白天，骑着牛儿来
往；晚上，一定也在听秋虫弹
唱。

秋天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在立秋后会变得越来越浓。鲜
嫩的玉米棒，煮熟后啃一口，
又脆又甜满嘴香。花生正在努
力向下扎根，在它的麻屋子里
孕育宝宝。苹果、梨等水果，
都在立秋之后，暗暗贮藏起香
甜的味道；葡萄、橘子把又酸
又甜的味道收藏；大枣、板
栗、石榴……秋天，总是会让
人说着说着不自觉流出口水。

如果有一场雨，淅淅沥
沥，不急不躁，却又带着凉
意，这是秋雨。它是秋天的使
者，“一层秋雨一层凉，十层秋
雨就结霜”，它把秋天的温度一
点一点往下调。大树底下往往
会有几枚蝉掉落，这些夏日的
精灵，和炎热一起悄悄离去，
把一片葱茏留给人们，没有说
再见，没有分别的伤悲。我知
道，它们不会忘记明年的约定。

立秋

■■红尘百味红尘百味


